
周
刊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李倩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18年4月20日 星期五 邮箱：nmbgfg@163.com 9

□布和德力格尔 作
策·布仁巴雅尔 译

我 归 心 似 箭 。 那 鲜 红 的 请
柬，像一把鲜花，似一堆篝火。

我怀揣请柬，坐了两天火车
到了一个小站。在那儿停着从 H
旗来的面包车。家乡不通火车，
也许这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
素。

一位胖司机帮我拿手提箱上
了面包车。他的乡音令人感到温
暖。我坐在他旁边闲谈：

“喂，朋友，咱们旗为啥要举
办这个节呢？”这也是我一路思考
的问题。

“我旗举办这一活动，有人摇
头，有人泼冷水。他们挖苦道

‘不修路、不修车，只搞那达慕。
不办厂、不开矿，只喝烧酒’。我
看不但要搞，还要大搞才是。通
过荞麦花节，打开我旗改革开放
的大门，刺激人们麻木的头脑，
使其活跃起来，唤醒沉睡的人
们！”那胖司机眉飞色舞地说。

我的心豁然开朗。我的估计
没错，在是否举办这次荞麦花节
的问题上有可能出现过大辩论。
平时举办那达慕是为了庆丰收，
富裕地区才办，贫困地区绝不会
举办。可是要想打开大门，对外
交流，振奋 H 旗奋发向上的精
神，就应举办荞麦花节，这是良
策。难怪穷省也争抢举办中国艺
术节呢，各国不也是在争办世界
体 育 盛 会——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会
嘛。老宝可能是本着这种思路决
定举办荞麦花节的。当然受到一
部分人的反对是不言而喻的。我
的家乡似乎是个不透光亮的扣着
的大锅。在那里，人们习惯于世
代相传的生活习性，闭着眼睛、
堵着耳朵，看不见和不知道世界
在变成啥样。被压在沙漠里，被
困在沟里，落后于时代。

老宝当副旗长后，我们曾见
过一次面。当时，我还寄去了一
封贺信。

然而，我见到宝勒德时发现
他的情绪并不那么好。他那四方
脸灰蒙蒙的，黑眼睛也显得有些
暗淡，鬓角已生出白发，粗眉毛
高鼻梁间也出现了皱纹。

“朋友，你像勒伤的毛驴一样
瘦了。改变那穷地方是够难的！”

他盯我半天才说：“身体累还
好说，心累才是要命的！”

“是的，俗话说：身上有劲儿
的人只能管住自己，心上有劲儿
的人能管住万人。管一个旗能不
累吗？”

宝勒德轻轻摇头：“我指的不
是这个。而是指思想束缚。咳！
怎么会一下子能解除束缚这东西
呢？尤其可怕的是思想领域的束
缚！在领导班子里有，在群众里
有，在我的脑子里也有。这才是
不好解开的东西哩！”

“这么说，你是打算来到自治
区首府解开所谓的束缚啰？”我看
到他多思的神态，笑道。

他笑了笑：“本来是贫穷，还
不愿意要贫困的名字，有必要打
肿脸充胖子吗？”

“你说的有道理。列入国家贫
困县的行列，名声不好，但国家将
投大量资金支持你的基本建设呀！”

“我想，得到国家支持是一个
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将我旗人们
的观念固定在实事求是的柱子
上。有些人光会说大话、好话、
假话，却忘却了自己是几岁，吃
了几斗荞面！”宝勒德睁大眼睛点
头说。

下了火车又跑百余里地才到
位于暴河南沿的旗政府所在地。
胖司机将我送到旗宾馆。这是座
刚刚竣工的宾馆。雪白的墙壁，
木质踢脚线，地上铺着红色地
毯，天花板上吊着五光十色的彩
灯。电话、电视、洗澡间等样样
俱全。窗前，阳台宽敞明亮。我
走上阳台，扶着雕花的栏杆鸟瞰
街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鳞次栉
比的楼房，在绿树丛中如同穿着
白色裙子的姑娘一般美丽动人。
但是，当视线穿过绿树丛中的乳
白色楼群，望到阴着天般一望无
际的沙漠就像被蛇咬了口一样令
人难受。沙漠之中的家乡啊，您
何时能戴上绿茸茸的帽子、穿上
草绿色的长袍和碧绿色的靴子呢？！

我 给 老 宝 打 了 电 话 。 没 人
接，问了办公室方知他下乡了。

哈！看来他们准备得相当充
分！

我虽带着惊奇的心情回到久

别的家乡，但相识的人也少了，
身子也累了，夜已深了，我躺在
床上正睡不着，突然响起了急促
的电话铃声。我抄起电话生硬地
问：

“谁呀？深更半夜的……”
电 话 里 传 来 他 的 哈 哈 大 笑

声：“我是宝勒德！没睡我就进屋
啦！”

“喂，原来是你这家伙呀，快
进来，我正好失眠啦！”当我起床
跑过去开门，老宝大摇大摆进来
了。看起来他挺劳累，但精神很
好。他来到我床边坐下，告诉我
参观的领导们蛮精神的，想多看
看、多走走就到深夜了。他还兴
致勃勃地告诉我，他们在农牧民
家吃了便饭。

“你叫他们都参观些什么？”
“富裕村也参观了，贫困村也

让参观，富户、穷户都看了。当
看到破碗、破锅、炕上无炕席、
光屁股孩子们挤在炕角偎依的情
形，领导同志掉了眼泪，我也忍
不住流了泪。”

“喂，你身为一方诸侯怎么叫
上上级领导参观贫困户、阴暗面
呢？你这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吗？”

他笑了笑：“我不怕现丑，亮
伤疤不是为了得到治疗吗？这次，
一是叫领导对我旗贫困状况了如指
掌；二是叫领导观看我旗人民为摆
脱贫穷而奋斗的雄心壮志。”

我转移话题：“喂，秀兰来了
没有？我打电话，家里没人接
哩。”他点点头：“来了。她大概
一年来一两次。在毛盖图山和阎
王沙坨上建成了试验站，我派人
看管呢。可是她来了，也不住在
旗府，直接去试验站。我也经常
下乡，所以见面机会很少。这
次，我们通了电话，但没见面。
女儿也跟着来了。”

“哎呀呀，你真不愧是真正的
布尔什维克。人家大老远来了，
你不热情招待能行？你这不是往
人家火热的心上泼冷水、糟蹋自
己的幸福吗？！”

宝勒德却笑了笑：“怎么办
呢？谁叫我们是两颗糊涂脑袋的
事业迷！命运在捉弄我们的生
活。等我退休后到她研究所看大
门，也许就和好了。哈哈……”

他的笑声中夹杂着悲伤、无
奈。我正想安慰他时，靠着被子
坐着的朋友已经鼾声如雷了。我
赶紧整理好被褥叫他躺下来休
息。我的朋友实在太累了，他的
鼾声似乎震动着床铺和天花板。
失眠和哀伤的我久久望着他的睡
姿。他的厚嘴唇干裂，四方脸黝
黑 ， 额 头 出 现 了 深 深 的 皱 纹 。
哎，多么可怜！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朋友
蓦然坐了起来。“喂！我是宝勒
德，什么事？”听了半天对方的话
说，“我马上去！”摇出脏兮兮的
手帕擦把脸匆匆离去。

荞麦花节颇有特色。头一天
的开幕式简短明了。特别引人注
目的是由六百人组成的荞麦花舞
蹈队。队伍前面高举着该节的象
征——荞麦花大旗。紧接着举行
了射箭、布鲁、赛马、赛驴、赛
驼。各项比赛中数赛驴、赛驼最
引人注目。暴河南岸盛产驴子。
当四十头驴参加比赛时，八十只
竖起的驴耳朵十分好看，令人捧
腹大笑。有的是走驴，有的是颠
驴，有的是奔驴，有的是纵驴，
有的是不要命的瞎跑驴……好似
一团团灰蒙的云彩在飘移。

暴河北岸遍地都是骆驼。赛
驼既文明又耐看，即便骑手频频
举鞭，它还是不紧不慢地一颠一
颠地跑着，仿佛大漠中一个个沙
包在迎着沙暴移动。骆驼昂着蛇
样头，伸着长脖子，竖起驼峰忽
高忽低地奔跑。

第二天是正式的荞麦节。整
个丘陵、山麓的雪白的荞麦花
连成一片竞相开放，仿佛是铺
向天边的银白色的地毯，耀眼
夺目。车队缓缓停在了种植荞
麦的山丘中央，到处都能闻到
荞麦花的气味。荞麦花的幽香
在空中飘荡。

贵宾们径直向荞麦花中心地
带走去。随行的各路摄影记者忙
得不亦乐乎。蝴蝶和蜜蜂忙个不
停。那蜜蜂是惊人的多。养蜂人
就坐在田头，蜂箱列列排开。有
许多是南方来的养蜂人。

老宝兴高采烈地介绍说：“养
蜂，生产蜂蜜罐头是我旗的又一
个主要产业。”

不 知 不 觉 来 到 了 荞 麦 坡 水
库。这个水库是由暴河分支的水

截流而成。水库碧波荡漾，一望
无际。

到了毛盖图山，这出了名的
光秃山今天也披上了绿装。山上
种有一片片松树、柞树、山榆、
杏树、山楂树。挂着“绿化试验
区”大牌的铁丝网围住了山麓。
从牌子旁两间瓦房里走出来个老
汉，打开铁丝网门领人们上了
山。这是自治区草原研究所的试
验点。从他们的试验结果看，此
地山区适宜种植松树、柞树。山
沟沟里除杨树、柳树外，李树、
苹果树、桃树、杏树长势良好。
他介绍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山
山有松树、柞树，沟沟有李树、
苹果树。”我立马意识到这里是秀
兰的试验点，那位老汉显然是秀
兰的助手。

下午，人们返回旗政府所在地
的镇上参观荞麦面厂、荞麦米厂、
荞麦挂面厂、荞麦制酒厂、荞麦香
肠厂、荞麦皮加工厂。那荞麦皮是
洗净处理、用纸箱包装后出口日
本。荞面也大量出口日本。

这些厂子规模都不大。机器
设备也并不先进，在国内也算是
较落后的。但是对于连挂马掌厂
都未曾有过的 H 旗来说可谓是一
场工业革命。

第三天是去沙漠中游玩。首
先参观了最原始的阎王沙坨。此
地也可以称之为沙漠之山、沙漠
之高原。高山之巅似的沙峰连绵
不断，沙峰间沙尘飞扬。地是黄
颜色的，天也是黄颜色的，阳光
照射下的沙漠反射出刺眼的光
芒，蒸笼似的热浪烤着游人！

人们都摇头叹息。
接着参观了“治沙试验站”，

刚才人们装满了沙子的心情顿觉
轻松活跃起来。在这里不仅试种
着小叶锦鸡儿、万年蒿、欧李、
高艾蒿、差不嘎蒿等长根植物，
而且还试种着一片稻田。光秃秃
的沙漠中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使人
们惊叹不已。

在那绿油油的稻田边，穿着
一身雪白色工作服的妇女便是秀
兰。宝勒德向着秀兰微微一笑，
没言语，秀兰也点点头没吱声。

之后，参观正在修建的沙漠公
路。那真是非常壮观的工程，百余
台推土机在轰隆隆穿梭，将浮沙推
向两侧，清出路基。马车、驼车、
驴车、拖拉机、大卡车一起上，把
河套黑黏土运往路基处。铺完路
基，用压路机压瓷实，再铺一层石
砾。路两旁埋上柳条阻拦住塌陷的
沙丘。长达十几里的工地上至少有
几千人在忙碌。这条公路是横贯阎
王沙坨通向几个苏木所在地和大多
数乡村的。它是沙漠地区的命脉
路、生命路。宝勒德说：“这条路
可以说是H旗团结合作之路、艰苦
奋斗之路。”

到 了 夜 里 ， 举 行 了 篝 火 晚
会。九堆干柴见火就着，火光冲
天。在熊熊烈火的照耀下几千人
疯狂地跳起了欢快的安代舞。当
舞曲奏响，劳累一天的筑路大军
顿时兴奋起来，抖开手中的长
巾，踏起了轻盈的脚步进入了安
代舞圈内。应邀前来的人们在热
情的邀请下也挥舞起鲜红的红绸
巾，融入了安代舞的洪流。数千
人动听的歌喉如同春雷一般响彻
沙海，震醒了沉睡的沙漠横卧的
山野，融入奔腾不息的暴河的喧
哗，编织成命运升腾的巨大的交
响乐扩散到天际！九堆篝火红光
四射，似乎洁白的月光也显得暗
淡。

晚会到了高潮。有领导在众
人雷鸣般的掌声中燃起了激情：

“同志们，这几天H旗给我留
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将终生难
忘。H 旗是穷地方，完全符合国
家贫困县的标准。但是人们的观
念不是贫穷的！目标和追求不是
贫穷的！精神不是贫穷的！志向
不是贫穷的，而是非常富有！有
如此改革观念，有如此智慧和追
求的人民，H 旗肯定会很快脱贫
致富！”

人们掌声雷动，喊声震天。
我看到，经受过人世间酸甜苦辣
的秀兰正在低声抽泣。

篝 火 仍 在 燃 烧 。 沙 丘 、 山
谷、山梁在银色的月光下朦胧、
迷人，似乎受过一次洗礼，被赋
予了生命。

荞麦花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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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岗

逆“人往高处走”之训，作反其道
之思，缘自一位记者获奖。

2011 年“金话筒奖”颁奖晚会上，
曲靖电视台记者左佑获奖感言说：起
初我也曾希望经历重大事件、采访重
大人物，但入行后发现在曲靖这个地
方有很大局限，于是就想：如果不能上
行，那就要乐于下潜。正是他的下潜，

“为平凡人作传、记录百姓自己的历
史”，从普通人身上，找寻时代的证明，
取得成功并获“金话筒奖”。

古往今来，勉人励志总说“人往高
处走”“高处自有风景”“无限风光在险
峰”，评价标准也往往是“升官加薪”

“晋职晋级”，可谈何容易？其实，脚下
的路纵横阡陌，在“人往高处走”的同
时，还有一条避开千军万马的反向蹊
径：“人往低处走”——拾他人“不屑”
而事之，以老老实实态度、扎扎实实方
法、深入事物肌理作风，把事做专、做
出精彩的路径。

这种“人往低处走”的下潜，是三
百六十行专事精业的共同路径和制胜
法宝。记者不下潜，无以摸实情探真
相；文艺人不下潜，无以扎深根汲“营
养”；公检法不下潜，无以理谜悬断疑
案；侦察及谍战人员不下潜，无以察动
向获情报；产品开发人员不下潜，无以
了解用户需求，研发适销对路产品；领
导人员不下潜，无以“察消长之往来，
辨利害于疑似”；潜水员不下潜，焉知
海底世界之五彩斑斓？

“人往低处走”古来就是一条人生
发展、事业进取的蹊径。李时珍深耕
中草药，拜渔樵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
遍尝百草，历经27寒暑，收集药物1892
种，著就《本草纲目》。郦道元边做官

边研究地理，每到一地，都实地勘察水
流地势，在博览地理书籍，考察江河水
系基础上，记河流1252条，撰《水经注》
40 卷。徐霞客倾心游历，足踏地域涉
现今 21 省，“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
未知”，写出《徐霞客游记》，赢“千古奇
人”美名，进而有游记开篇之日。曹雪
芹潜心感受封建社会“呼啦啦似大厦
倾”之动荡，托出《红楼梦》巨著光灿文
艺星河。先师、大家、巨匠们之伟大创
举，无不是“人往低处走”、潜身潜心之
典范。

纵观上述种种“人往低处走”的下
潜，结果却正是技术艺术学术事业与
人生的上攀——“下潜式上攀”：路径
方法下潜，目标结果上攀；虽是下潜，
反却上攀；因为下潜，所以上攀。事物
的这种因下而上情形，演绎的正是“山
不争高自成峰，水因善下而成海”的哲
理。深处有富矿，人文、技艺、事业、人
生条条大道都在事物生发的本源处交
汇。“人往低处走”，正是一条沉至底
层、深入源头、了解原始、把握最初、从
头起步的技术、艺术、学术之路，一条
拾他人“不屑”而事之专之精之的择业
从业创业之路，一条看谁下得深、看得
真、摸得透的求索、探究、成功之路，一
条谋事、干事、成事的为政之路，一条
仕途之外谁也干涉不着、阻挡不了的
人生发展打拼之路。

上攀有上攀的险峰，下潜有下潜的
风景。“人往低处走”，脚下是一条山花烂
漫、百草芬芳又崎岖幽深的山间小径，如
果您意欲究实事、求真理，探奥妙、获真
知，采富矿、炼金子，破玄机、解难题，干
事业、创奇迹，那么，值得走走。

人往低处走

私
语

茶
舍

三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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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春归 赵云东 摄

□桂洲红

最后一片雪花
留下了你的笑靥
你复苏的梦潜藏在泥土里
卷入你清香的气息
在湖光水色里调和
捕捉痴恋底色
绘出翠绿小芽

捧起消融的冰雪
掀开你绿色的梦
春衣里尽显绿色的山和水
投入你醉人的怀抱
听春雨缠绵
闻百鸟啼鸣
铺开宣纸
让激情从笔尖流泻
让春风点染朦胧草色
荡出最稚嫩的春的旋律
明媚的花蕊
透过云层
轻吻了一缕阳光
所有的花都开了
花趣成点成片
引得蝴蝶翩翩起舞
看啊
一株株嫩芽
眉眼多么清新多么乖巧
满眼是惹人的爱
鸟儿用和煦的春风
舒展了亮丽的羽翼
一滴春雨解冻了山川河流
红男绿女把俏皮的话
遗落在田埂上
这是能工巧匠的巨作
是动与静的巧妙结合
是灵感的瞬间浇灌
作画题诗
展一幅断魂的涌动
溢满芬芳
永不褪色
流淌着你我的梦

展一幅生命的图画

□杨挺

一

这是北疆正北最直接的正午阳光
春天的行板在桃花下吹响辽阔的歌唱
这行走的旋律如春天故事完美无瑕
满山杏花的脸上有些野性在悄然乖张
是谁站在时间的边缘看见岁月的脸庞
是谁站在旋律的边缘听见春天行板飘荡
那些蝌蚪般的图形在阳光下微笑
那些无法攥住的音响在随风激昂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春天的行板
才能够走过桃花缤纷的季节传唱
一缕曲要传唱多少个冬去春来
才会被漫长的四季转换成呼吸
鸽子会在每一个屋顶上反复盘旋
但它不会在陌生的塔尖上停止翱翔……

二

一场风要刮多久树叶才能生长
一段行板要有多少次纠缠才念念不忘
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会看见阳光
一个人的故事要用多少言辞才能表彰
一双眼睛要看到多少冰雪才能见到热浪
一生的虔诚需要多少次启蒙才能呈祥
春天的行板需要多少次鼓动才会鸣响
沙尘不会永远踏着春天的行板奔跑
春天不会拘泥在冰雪殿堂华尔兹般舞蹈
在此刻的北方虽然看不见远方大海波涛
风沙却如同行板在天地间放肆地歌唱
你会看到很多春天在花枝间留下痕迹千行
你会听见春天的行板已经成为执拗的信仰……

三

经过多少个轮回才知道人生这样辽阔
见过多少回沙暴才知道河流为何奔波
听过多少回行板才知道命运如此放歌
风是春天的行板像一把剪刀在裁剪花朵
清明雨水夹带着花朵芬芳和水中的火光
爱过多少人才知道最终只是会心一笑
一阙信天游已经把一生的音高定好
一阙满江红只是白了少年头的宣告
走了那么久，原来春天的风声胜过乐声
看了那么多，原来春天的行板金声玉振
那些在风中的蹄声是生命旷野的呼啸
那些在放肆的轰鸣是用力推进的梦想
春天的行板一缕已经成为一生纠缠
春天的行板一阙也将梦想焕然成章
春风过去，河流是大地的行板在蜿蜒流淌
沙尘扶摇，泥土是四野的行板裹挟诗和远方
一缕一痕、春天的行板是四季轮回的足音
一阙一生，春天的行板已经注定满眼风景……

春天的行板

□王国元

三月下旬，这儿的天空，不再越瞭
望越遥不可及，而不知不觉间低下来；
云彩也接上人气儿，有白也有黑了，不
像冬天时，云彩是高冷的纯白色。这
不，天阴起来了，丝丝缕缕地，片片拉
拉地；“闹”上几天，雨下起来了，若有
若无、断断续续，忽大忽小、忽疾忽徐。

我的书房潮湿起来，翻阅书籍，不禁
感到些微的粘滞，不再爽快。这在别人
哪怕家里人，也是察觉不出来的，而我却
能。我常年蜗居在书房里，不但以书为
生，而且生产、生活合二为一，我的柴米
油盐无一不从这里酝酿、萌发、生长出
来，我的诗酒茶也随之在这里凝聚、浸渍
和升发，几乎可以一言以蔽之：书房是我
的世界，我熟悉它们胜似了如指掌。

爽快，是最理想不过的状态，而一
旦夹杂上粘滞，则好像守着一望无际
的麦田，却吃不上小麦粉的饭食。

一个字看不下去了，一个字写不
下去了。我的世界荒芜起来，不再生
机勃勃。中国的书生一遇到连绵的春
雨，不但心为物役而且世代相沿，最终
演绎为思维的定式乃至文化的传统，
并不惜美其名曰：春愁。我是一个传
统的书生（不晓得这是自我表扬还是
自我贬斥），但在这上，我不能随俗，不
为别的，只因为这是春雨！

生在塞外的乡村长在塞外的农家，
“春雨贵如油”这句谚语，不是我听来的，

是我体验出来的，并且早已根植于我的
骨头里。骨头藏伏在身体的深处，虽然
不露面，露面的是皮里肉外，但骨头里的
东西，也根本用不着露面，该咋着就咋
着。骨头里“春雨贵如油”了，则诸如春
愁之类的皮里肉外，哪还再敢吱声！

尽管这儿不是我的家乡，雨洒落
下来，浇灌不到我的田地里。但这，能
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在我的老家，也
没有哪块田地属于我，我早已离开家
乡。但这，能有什么关系呢？尽管身
为一介书生，我也不再继续先人，以世
代相传的稼穑为生。但这，能有什么
关系呢？骨头先天而成与生俱来，后
天有所发展而已；附着在骨头上的，也
将与骨头密不可分，甚至长成骨头。

天，你阴得再黑一些；雨，你下得再
大一些。不就是一个字也看不下去嘛，
不就是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嘛，不就是我
一个人嘛。漫天的春雨下，我的一隅世
界是否生机勃勃，大可以忽略不计的。

有些微的粘滞，又能有什么关系
呢？对于一个有出息的书生来说，是
不该心为物役的，而实在应反过来物
为心役。何况，粘滞的是书而实质的
是人，人的矫情人的肤浅。

不管前人、不管别人了，管自己吧！
春雨中，我努力调整自己，继续伏案起来。

春雨·书房·我


